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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教对唐代传奇创作的影响

胥 洪 泉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产生于东汉后期。它是在我国古代文化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的,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虽受过佛教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它诞生以后 ,

成为近两千年封建文化的重要细成部分,产生很强的.辐射作用,反过来绐予许多文化领域深

刻的影响。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更是密切,中 国古代文学中道教文化的印痕随处可见。诗歌有

表现漫游仙境、神交列仙的
“
游仙诗

”
,戏曲有推写得道成仙、度化飞升的

“
神仙道化剧

”
,

小说有描写神仙斗法、降妖伏魔的
“
神魔小说

”
。标志着我国小说成熟的唐代传奇:当其产

生、兴盛之际,正是道教盛行之时,因而道教文化渗透到它创作的许多方面,浸润到它的深

层。本文拟就道教对唐代传奇主题思柙、审美情趣、艺术想象等方面的影响作一浅论,以作

引玉之砖。

道教与道家虽然不是一回事,但是道家思想,特别是其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始
终是道教宗教哲学的理论基础。道家之 《老子 》、 《庄子 》、 《文子 》、 《列子 》就是道教

的四部基本理论经典。作为道教理论来源的道家思想,时时浸染着传奇作者的思想机体,有
的传奇作者也 自觉吸收道家的观念意识,追求道家的人生哲学。特别是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

某种欲望得不到满足,尤其是积极入世的愿望不能实现时,就到道家思想中去求得心理的补

偿与平衡,就追求道家的生活情趣,以得到解脱。不仅如此,有的传奇作者还以之 写成 小

说,加 以宣扬。因而有些传奇小说的主题思想就是表现道家的观念意识,宣扬道家的人生哲

学和生活情趣。汪辟疆先生在 《唐人小说 》中就指出,沈既济 《枕中记 》和李公佐 《南柯太

守传 》的
“
造意制词

”, 
“
皆受道家思想所感化者也

”
。 《枕中记 》中的青年士子卢生,囚

没能实现
“
建功树名,出 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

”
的人生理想,心绪躁动,愤愤然叹

息穷困不适。然而当道士吕翁授与青瓷枕 ,:卢生枕上入梦,历尽一生的荣悴悲欢, 
“
荣适如

志
”

后,只
“
蒸黍未熟

”
的功夫,便万念俱息,心理宁静,顿生出世之念。卢生心理情绪的

变化,主要是他明白了吕翁点化他
“
人生之适,亦如是 (梦 )矣

”
的道理,大彻大悟

“
宠辱

之道,穷达之运,得表之理,死生之情
”

。作者写卢生于短梦中忽历一生,觉悟到人生的种

种蹉跌荣耀,都似梦如幻,缥缈虚无。意在告诉读者:人生如梦,富贵如烟,一切都是虚幻

的,不要把 自己的生命活力消磨在功名和财色的物欲追求与享受之中,应该看破世情,淡泊

无欲,清静无为,不为外物累心。这就是小说所表现的革题,也是道家
“
见素抱朴,少私寡

欲
”

的人生哲学, 
“
虚静恬淡,寂寞无为

”
的生活情趣。道士吕翁用梦幻点化卢生,使其觉

活人生虚幻,正是道教的典型做法。卢生欲念平息后,获得的宁静恬淡的心境,也正是道家



锟为蛳人生至高无上的境界。而保持心理的淡洎平静,从雨获得生瑷上的健康长寿,又是道

教极为推崇的养生延年的旧法门。不仅如此,这篇小说的篇名还苴接借用了道书之名,据传东

晋道教理论家葛洪就著有道书名 《枕中记 》,多 叙神仙道术之事。铯所撰的道教 理 论 著 作

《抱朴子内篇 》的 《遐览 》篇也载有道经 《枕中清记 》、《墨子枕中五行记 》等。根据道书之

名名篇,在唐传奇中并不少见。柳礓的传奇 《上清传 》,大约就是根据南北朝有影蝻的道书

《上清经 》取名。 “
上清

”
为道教所称三清 (玉清、上清、太清 )之一,是太上道君所治的

仙境。

李公佐的 《南柯太守传 》命意与沈氏《枕中记 》相近。文述游侠之士淳于棼,梦入
“
槐

安国
”,所经历的荣耀蹉跌,悉为一梦,由 此

“
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 忽,遂 硒 心 道

门
”

。这也是宣扬的人生如梦的道家人生观。作者特别以
“
后之君子,幸 以南柯为偶然,无

以名位骄于天壤间
”

的议论,点 明了创作宗旨。作者还指出真正的归宿应是
“
栖心道门

”
,

即皈依遭教,也就是奉行道家虚静恬淡避世修行的生活方式。向道闸寻求解脱,就是作者给

那些醉心于功名富贵而不得的封建士子指出的出路,也是作者宣扬道家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

趣的目的。以前的研究文章总是说 《枕中记 》和 《南柯太守传 》的主要讽刺了醉心于功名利

禄的知识分子,而我们却可以说是在给那些热中功名利禄雨不能的士子指出解脱的出路,这

当然是逃避现实矛盾,消极出世的出路。             '
道教的审美情趣不同于道家,就是民间道教和神仙道教的审美情趣也不相同。民间道教

产生于早期,后来经过葛洪、陶弘景等人根据封建贵族阶级的需要加工改造,逐渐演变为神

仙道教,二者的性质不同。神仙道教的终极目的是想方设法追求人的生存与享乐,追求长生

与富贵,妄图达到长生不死,永远在天国里享受人间帝王贵族一般的荣华富贵生活。由于强

烈的生存与享乐欲望,神仙道教追求一种超世间的极乐世界,向往奢靡豪华、富贵逸乐的生

活,表现出对色、声、香、味的感官刺激的追求,特别崇尚明丽艳冶的美。这种审美情趣和

道家的清静澹泊,清 Jb寡欲截然不同,也不同于道祖老子
“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入耳聋 ,

五味令人口爽
”

的认识。大概因为明丽艳冶的美,具有强烈的刺激性 ,能唤起人 的 生 理 欲

望,符合神仙道教极度享乐的思想。道教尊崇的女神,大多是结了婚的夫人,并且都明媚艳

美。庄子 《逍遥游 》中藐姑射山的神人就
“
肤肌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
。传说中的 西 王i母

也
“
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

”, 
“
著黄金搭祸 ,文彩鲜明

”
①。女仙麻 姑 不仅 是

“
好女子

”,而且
“
衣有文章

”, 
“
光彩耀目

”
②。洞庭山的仙女

“
众女霓裳,冰颜艳质 ,

与世人殊别
”

C。 她们都具有容貌妍美,肤色明亮,服饰艳丽的特点,具有一种光辉明丽的

气质,给人赏心悦目,心快神怡的感觉。唐代传奇作家也认识到了道教仙女姝丽 美 艳 的特

征,他们在传奇小说中描写女性的艳美,往往就比之于神仙。沈既济 《任氏传 》就说
“
(韦 )

莶之内妹,称艳如神仙
”

。薛调 《无双传 》写无双
“
姿质明艳,若神仙中人

”
。裴铡 《传奇

·高昱 》也谓处士高昱夜晚于昭潭所见之三女
“
容华艳媚,莹 若 神 仙

”
。所谓

“
称 艳

”
、

“
明艳

”
、 “

艳媚
”

正是说其艳冶, 
“
明

”
、 “

莹
”正是说其明丽。在道教这种审美情趣的

影响下ρ唐代传奇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不论是伎女闺媛,还是猿狐所化之村姑民妇,大都

描写得液艳妖冶,染上了仙女
“
美而艳

”
的色彩。传奇作者描写她亻氵I的 容貌时,不乏

“
艳美

无比
”

、 “
妖丽冶容

”
、 “

艳丽惊人
”

等词语,并且服饰也都鲜明艳丽,具有很 强 的 色 彩

感。如李复言 《续玄怪录 ·张庾 》中,张庾赴洋士举月下谭见的少女
“
年十 八 扎,搀 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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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
’, 

“
容色皆艳,绝代莫比,衣服华丽,首饰珍光

”
。不仅容色极艳,雨且衣服首饰也明

丽光亮。沈既济 《任氏传 》中狐所变之任氏, 
“
容色姝丽

”, 
“
姘姿美质,歌笑态度,举舞

皆艳
”

。既有艳美的容貌,又有艳冶的气格,所谓
“
歌笑态度,举措皆艳

”,就是指其性格

气质而言。而裴硼 《传奇 》集中的女性形象,大都用骈俪的语言,精妙的比喻,写得极其艳冶

美丽,光彩照人。如爱慕孝廉封陟的仙姝
“
玉佩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

蕖之艳冶
”

⑦。象猿猴所变之袁氏
“
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 ,

兰芬灵濯,玉莹尘清
”

e。 当然,传奇小说中女性形象描写
“
艳而美

”
的特点,特别又是其

服色的艳丽,不只是道教审美情趣的影晌,也与唐代妇女服色有关。传奇中女性 服 色 的 艳

丽,也是唐代妇女服色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唐人思想开放,禁忌较少,女装不但奇异,而

且色彩也极鲜艳。元稹 《叙诗寄乐天书 》就说: 
“
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

之度,及匹配色彩,尤剧怪艳。
”

正指出了唐代的女装长宽比例特怪,色彩搭配 极 艳 的特

色 ,

神仙道教不仅崇尚艳冶之美,雨且崇尚瑰丽之美。他们想象的仙界,不仅玉女仙子明媚

妍艳,雨且绛宫金阙,华丽瑰美。神仙们居住的台楼官观,总是错金镂彩、镶璧嵌玉p显得

富丽堂皇,瑰丽神秘。正如葛洪 《抱朴子内篇 ·对俗 》所说:神仙
“
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

遥太清
”

。早在 《史记 ·封禅书 》中就说
“
在勃海中,去入不远

”
的蓬莱、方丈、瀛州三神

山上的仙居
“
其物禽兽尽白,雨黄金银为官阙

”
。传说道祖老君的房宇

“
金楼玉堂,白银为

阶
”

C。 西王母的昆仑山上
“
金台玉楼相鲜,如流精之阙,光碧之堂,琼华 之 室,紫 翠 丹

房
’

⑦。神仙道教想象仙居用黄金、白银、碧玉等珍宝装修雨成,正表现出对富丽堂皇之美

的崇尚。这一方面反映出贵族统治者富贵享乐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道教为了争取更多的人

入教而抛出的|诱 惑。这种审美情趣带给唐人传奇创作的影晌,便是使传奇小说所描写的居室

及其环境气氛,也带有富贵气和瑰丽神秘的色彩。如裴硎 《传奇 ·崔炜 》中,崔炜得到乞食

老妇所赠的越井岗艾,为枯井中的大白蛇炙愈嘴疣,蛇为报恩雨把他载到一个华丽绮靡的处

所: 
臼
入户,但见一室空阔,可百余步,穴之四壁,皆镌为房室,当 中有锦绣帏帐数间,垂

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蛟龙、鸾风、龟蛇、燕雀 ,

皆张口喷出香烟,芬芳蓊郁。旁有小池,砌 以金璧,贮 以水银,凫鹭之类,皆琢以琼瑶雨泛

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篁、鼗鼓、抚敌 ,不可胜记
”

。室中摆设的金炉

上有张口喷烟的蛟龙、龟蛇等装饰物,加上袅袅香烟的映衬,神秘雨谲诡。并且金炉象床,

金壁锦帐ρ贴金涂紫,联珠缀玉,色彩斑烂,耀 眼晃目,瑰丽又华美。象这样富丽华美的居室

环境描写,传奇小说中都很常见。牛僧孺 《玄怪录 ·裴谌 》中,裴谌所居之中堂就
“
窗户栋

梁,饰以异宝,屏帐皆画云鹤
”

。 “
器物珍异,皆非人世所有

”
。李朝威 《柳毅传》中好遘

的洞庭君所居之灵虚殿
“
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 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

珀于虹栋
”

。殿中的柱、砌、床、帘、楣、栋皆用奇珍异宝装饰,极其富 贵,极 其 绮丽。

这样细腻的居室环境描写,在
“
粗陈梗概

”
的志怪小说中是没有的,这是J蓠 人传 奇 的进 步

发展。

道教的想象丰富多彩,神奇瑰丽,它给唐代传奇作家进行创造性想象以充分的启示,极

大地刺激了传奇作家的艺术想象,很多传奇小说就是受道教的启发,驰骋想象虚构的。道教

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想象H,,大 量意象,而且还给传奇作家开展想象构思故事以多方面的借鉴和



启示。那些文采风流的传奇作家,为 了语奇述怪,危言耸听,就根据道教神秘玄虚的认识∫

神奇灵异的法术等,充分调动想象,虚构出绚丽斑斓的传奇小说,藉 以显示他们 的 博 闻 多

识,表现他们的文笔才藻,抒发他们的情思。陈玄祜的传奇 《离魂记 》,就是受道教形神认

识的启发,想象虚构的。道教认为
“
人有一身,与精神常合并也

”
e。 人身藏魂、魄、精、

神,其 中,魂与魄、神与形相合相依,魄 依魂而立,形依神而生。魂、神是人身中最基本的

东西,是命之所系的根本。魂、神属阳,好动驰;形、魄属阴,喜静止。这种性质的不同 ,

就容易造成魂、神脱离形、魄的危险,即所谓魂、神不守舍。特别是有外界声色 财 货 的 引

诱,内 心有嗜欲贪念时,魂与魄、神与形更易分离。因雨道教内炼 有
“
守 一

”
之 术。所 谓

“
守一

”,指守持身中神、魂,使之长驻体内,与形魄相抱为一。大约在这种形神认识的启

发下,陈 玄祜驰骋想象,创作了传奇 《离魂记 》。他想象
“
端妍绝伦

”
的倩娘,受到外界声色

的
“
诱惑

”,有了爱欲,对
“
幼聪悟,美容范

”
的王宙

“
常私感于寤寐

”,不能守持身中神

魂,因 而
“
离魂

”
‘其魂神去追赶跟随所爱之人王宙, 

“
凡五年,生两子

”,雨形魄躯体却
“
病在闺中数年

”
。作者想象魂神之

“
倩娘

”
去追赶所恋之人,形魄躯体之

“
倩娘

”
病在闺

中,明显是受道教所谓魂神阳性、好动驰,形魄阴性、喜静止的属性的启示。离了神魂的形

魄躯体之
“
倩娘

”,就只有
“
病在闺中

”,然 而当其追赶跟随置宙的魂 神 之
“
倩 娘

”
回来

时,随 即
“
喜而起,饰粗更衣,笑雨不语,出与相近,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

”
。也

应是根据道教魄依魂立、形依神生;神存于身,则体安康;神不守形,则生命危险的认识雨

幻想的。作若按这种形神认识来构思,不仅使小说歌颂青年男女反抗封建礼教囿禁身心、赞

扬对自由恋爱的追求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而且还形象地说明了封建礼教只能拘禁青年男女

的形体,不能拘住他们的神魂,从而深化了小说的意旨。

被汪辟疆先生称为
“
唐人小说之开山

”
的隋末唐初人王度的《古镜记 》, 

“
上承六朝志

怪之佘风,下开有唐藻丽之新体
”

⑨,是现存最早的初步具备了传奇主要特征的唐人小说 ,

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过去的研究文章一般都认为其记述古镜的诸种 灵异 事 迹。然

而,我们从道教方面来考察,它应是裉据道教所设想的神鉴的功用,展开想象虚构的,主要

在宣扬道教法器的神异。在古代,人们根据镜可鉴物的功能,认为镜子是
“
金水之精,内 明

外暗
”,一切害人的魑魅魍魉都不能在它面前隐匿。道教也认为镜子有照妖避邪、驱鬼逐怪

的作用,并 以之仵为法器。道经中的 《太清明鉴要经》、 《洞玄灵宝道士明镜法》就专讲镜

的用法。早在 《抱朴子内篇 。遐览 》所记道经中就有 《明镜经》、 《四规经》(四规
“
指四

规镜 )、 《国月临镜经》等。 《抱朴子内篇 ·登涉 》还说: 
“
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

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 以明镜九寸

以上,悬于背后9则老魅不敢近人
”

。并举有托为人形的精怪于镜中现出原形之例,谓精思

于蜀云台山石窒中的张盖J翕、偶高成二人,忽遇著黄练单衣葛巾之人前来拜问。二人用镜一

照,来人即现形成老鹿而走去。 《古镜记 》当是据此虚构的,玉度设想古镜降妖伏怪的种种

灵异,并进一步加以想象,增加了古镜显灵、治病、随日盈亏等奇异事迹。按葛洪所说
“
万

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
”,王度想象婢女鹦鹉为千岁老狐所化,因为 《抱朴子内篇 ·

对俗 》说过
“
狐狸豺狼⋯⋯满五百岁则善变为人形

”
。 “

毛生
”

和
“
山公

”
为龟猿所变,因

为
“
龟鹤长寿

”,有
“
千岁之龟

”, 
“
猿寿五百岁

”
。而化作人形为

“
戴冠郎

”
使张琦之女

夜晚痛 r吒 的,是
“
七八岁老鸡

”
,等等。根据所谓精怪

“
唯不能于镜中易其其形

”
,王度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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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程雄家寄居的婢女鹦鹉,忽遇王度取镜猹装,就现出了千岁老狐之原形;嵩山少窒中
“
貌

胡,须眉皓而瘦
”

的山公和
四
面阔,白须,眉 长,黑 雨矮

”
的毛生,看见王责方开匣取镜,便

“
失声俯伏,矮者化为龟,胡者化为猿

”;还有
“
七八岁老鸡

”
所变之

“
戴冠郎

”
等精怪都

于镜中露出了本耜。这篇传奇就是以古镜之始终为中心,根据道教所谓宝鉴的神异功能,想
象出它驱妖伏魔的诸种灵异事迹。正因为连缀了古镜的多个灵异故事,使其 篇 幅 较 长,为
“
残丛小语

”
的志怪小说所不及。然而它又是许多独立的小故事组合成篇,形同长篇而实仍

短制,还带有由志怪的短简向传奇的巨制过渡的痕迹。

道教的方术中,有召蛇术。葛洪 《抱朴子内篇 ·遐览 》就载有道经 《召百里虫蛇记 》,

其 《对俗 》篇也说: 
“
召致虫蛇,合聚鱼鳖

”, “
按两行之,无不皆效

”
。所谓召蛇术,是

道士的工种禁咒厌胜术,用这种禁咒的法术召蛇,能够使蛇听从命令。这只是道徒幻想的骗术

而已。然转裴铡却根据这种法术充分想象而创作出传奇 《邓甲》:邓 甲师事道士峭岩,终无

成效'道士
“
授之禁天地蛇术

”
而归, 

“
至乌江,忽遇会稽宰遭毒蛇螫其足

”
。邓甲急为治

之,并
“
召十里内蛇

”,要螫会稽宰的
“
本色蛇

”, 
“
使收其毒,不然者P足将尾刂矣∵。邓

甲画符飞篆后,不移时而十里内蛇至, 
“
堆之坛上,高丈余,不知几万条耳。后四大蛇,各

长三丈,伟如汲桶,蟠其堆上
”

。邓甲要毒人之蛇留,非者即去。倾刻, “
蛇堆崩倒,大蛇

先去,小蛇继往
”,只有一条筷子长的土色小蛇,懵然不去。邓甲

“
叱蛇 收其 毒

”,小 蛇
“
不得已而张口向疮吸之。宰觉脑内物,如针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

”
。故事

神奇荒诞,纯属子虚乌有,赤裸裸地宣扬道教方术的灵异,没有什么思想价值。但我们却可

从中认识在道教方术启发下传奇作家的艺术想象,认识道教对丰富发展唐代传奇艺术想象的

巨大作用。

道教对唐代传奇创作的影响是深广的,前面的论述只触其皮毛。那么,道教为何会给予

唐传奇创作深刻的影响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与唐代浓厚的崇道之风密切相关。李

唐一代,道鼓特别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由于道教所奉教主老子 (李聃 )与唐室同姓,帝王

钔为了提高门第,神化李姓,特别尊崇道教。唐高祖于武德八年发布诏令,规定了先道、次

儒、后释的次序,道教就取得了三教之苜的地位。唐高宗于乾封元年,追封老子为
“
太上玄

元皇帝
”,绔老子戴上了

“
皇帝

”
的冠冕。唐玄宗更是狂热崇道,不但又给老子加上

“
太圣

祖大道玄元皇帝
”

等一连串尊号,而且于开元二十一年,亲 注老子 《道德 经》,令 学 者 习

之.开元二十九年,又设置玄学博士,让士人习 《老子 》、 《庄子 》t 《文子 》、 《列子 》

者,应科举考试,作为
“
明经

”
科之一。唐代帝王除武则天外,大都推崇遒教。即便是武则天

因篡权抬高佛教 ,但也不曾排斥道教。唐代统治者尊崇道教,除 了利用它与佛教一起作为儒

教的两翼以巩固统治之外,还在于道教的长生术、房中术等邪术特别适合他们的胃口。佛教

提倡苦修,不能提供尽情享乐的理论与方法,道教却可以,神仙道教追求的终极目的就是享

乐与长生。崇道的结果,既可放纵享乐,又可长生不死,何乐而不为?因此唐代帝王大多信

奉神仙方术,服食金丹仙药 ,希求长生不死。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等皇帝就是

求长生吃道士丹药中毒而早死的。流风所及,下层人物也趋之若鹜,把求铀长生作为人生一

大追求目标。如痴如醉的崇道风尚,使唐代社会弥漫着仙雾道气,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文人学

子及其传奇创作9必然受到影响,染上仙道的色彩。

其次,跟传奇作者的成分有关。传奇作者中有的就足道士,有 的是狂热崇道者,有 的是



深菥道教著。他们必然要在创作的传奇中萱扬遣旨、炫糨方术,表现道教的观念意识、审美

情趣等。杜光庭就曾于道教胜地青城山学道,并撰有 《历代崇道记》一书,于 中和四年献给

唐僖宗时,称是
“
上都太清宫文章应制弘教大师赐紫道士杜光庭

”
。所撰传 奇《神 仙 感遇

传》、 《仙传拾遗 》就多记古来神仙之事。元稹曾于十多岁时学过道 (其 《解秋十苜》之三

云: 
“
往岁学仙侣,各在无何乡

”
。 《台中鞠狱忆开元观旧事》也云: 

“
忆在开元观,食柏

练玉颜
”

。 ),故所撰传奇《莺莺传》虽写人间恋爱,但也带有道气,其中之 《会真诗》就

把与莺莺由′0幽 会比成与仙女的相会,而所谓
“
会真

”,即遇仙之意。牛僧孺崇奉道教,迷信

金丹仙药,沉溺声色享乐, 
“
自夸服金石千两,甚得力,雨歌舞之 妓颇 多∵⑩。其 《玄 怪

录》就多炼丹合药,服食求仙的描写。裴硎深通道教,在宋代张君房撮取道书精 要 辑 成 的

《云笈七签》卷八十八 《仙籍旨诀 》中,就收有他撰的《道生旨》一篇,内容全是修道养生

的方法。裴饣朋曾作
“
高骈从事

”
⑩,而曾累任节度使、观察使等职的高骈,就酷 信神 仙 道

教,沉迷长生之术。作为幕僚的裴俐,要仰赖他的论荐得官,把传奇当作行卷向其投献,不

免要投之所好,故所撰 《传奇》
“
盛述神仙怪谲之事

”@,讲 《庄 》、 《老》、 《黄庭》等

道经如数家珍,龙虎、绛雪等丹药,了如指掌。如果裴钅刖没有研究,是决计写不出来的。

再次,跟传奇小说的特点也有关。 “
传奇

”
一词,以前一般认为最早见于晚唐 裴硎 的

小说集《传奇》,然卞孝萱先生考证,中唐元稹的《莺莺传》原名就叫《传奇》,后来,人

们就以之称呼唐人小说。 “
传 (zhuδn)奇”

的含义当与
“
志怪

”
相同,即记载、传写 怪 奇

之事。 (“志
”,记载。 “

传
”,传写。 “

怪
”
、 “

奇
”

同义。 )既然如此,传奇小说就应

写奇记怪,以新奇怪异、耸人听闻为好。而
“
杂而多端

”
的道教正诡奇恢谲,不仅仅认识神

秘虚妄,想象瑰奇荒诞,雨且灵丹仙药的益寿延年、起死回生;法器方术的除妖逐邪、呼风

唤雨,也极神奇。传奇作家为了搜奇猎异,自然就到道教中去找材料,利用其奇丽的意象,

怪涎的想象,神异的法术,构思创作传奇小说,因 雨使传奇小说多打上道教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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